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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的明清戏剧研究领域，大多数戏剧研究者在充分肯定作为戏剧创作主体的文人学士
所作出的贡献时，忽略了文士之外的武臣、商人和民间艺人对戏曲繁荣的促进作用。本文选择了从武臣
角度切入，力图揭示他们在明清戏剧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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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清戏曲史上，文人学士作为戏曲创作的主体构成显得格外耀眼，以至
于现在的研究者们将代表明清戏曲 高成就的“明清传奇”定义为“明清文人
传奇”。与此同时，文人学士之外的武士、商人、民间艺人和社会各色无形中
被排除在明清传奇甚至戏曲之外。时下的这种看法其实存在着较大的偏颇，虽
然作为明清戏曲创作主体的文士得以突出强调，但是，作为戏剧艺术重要的传
播和承载的武士、商人、民间艺人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本文试图从武臣将士
的角度，谈谈他们对明清戏曲的贡献。  
                   一、明清武臣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
位  
  明代开国伊始，太祖朱元璋诫于元代吏治腐败、纲纪不振等弊病，继之以
严刑峻法，旧有的豪强缙绅阶层在这场鼎革中备受打击，以至一蹶不振。朱元
璋对文臣的监察极严，一旦触犯法令，即有杀身、抄家、株连之祸。《明会
要》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
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1]手段之残酷，令人不寒而憷。尚书吴琳致
仕归家，朱元璋“遣使察之，使潜至琳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兀，起。拔稻秧布
田，貌甚端谨。使者曰：‘此有吴尚书家何处，其人尚在否?’农人敛手对
曰：‘琳是也。’使者还白，上益重之”。[2]吴琳以尚书之尊，尚不敢稍涉
奢华，明初文臣之境遇，即此可见一斑。而对于武臣和功臣，要求往往有所放
宽。如按照明初法律，“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
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3]可是，武臣李文忠之子李增枝竟“蓄僮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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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虑千百”[4]“御史裴承祖劾（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
人，帝弗问”。[5]至于官吏犯法抄没者，其子女多发入教坊司或赐给功臣勋
戚家为奴，文臣不在其例。[6]由于占有和蓄养奴婢是家乐存在的基础，明代
武臣的特殊地位为他们从事歌舞戏剧等娱乐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当然，在
法治严明的洪武时期，武臣在履行公务时是不允许进行这类活动的。顾起元
《客座赘语》卷九“国初榜文”条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府军卫
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边连鼻尖都割了。”军士唱曲演戏乃元
代之风习，明初颁布这一禁令看来是有所针对的。洪武之后，逾制现象渐渐增
多，如弘治七年至十一年，王越总督宁夏、甘、凉时，不但自己有妓乐之娱，
而且以“女伎尤丽者”赐立功士卒。[7]到了正德年间，世袭济州卫指挥陈铎
以词曲驰名公卿间，甚至“牙板随身”，[8]行为绝类优伶。如果换成文职官
吏，必然遭到弹劾。正德时御史薛凤鸣因“与守备指挥石玺会饮，用伶人歌舞
为乐。瑾（刘瑾）之逻卒奏之，即传旨降凤鸣为徐州弓手辱之”。[9]嘉靖
时，浙直福建总督胡宗宪于戎马倥偬之际选妓征歌，场面极其铺张。明李绍文
《皇明世说新语》卷之八“汰侈”条载：“胡宗宪都浙。值迎春，张宴召客。
选女妓二百侍饮，每十人则以佳者一人领之。使奉酒炙、乐器之属，傍不设几
案，亦无他执役者，歌呼谑亵。至暮，张灯火数里，鼓吹丝竹震天，女妓夹道
跪送，传呼不绝，”这也是任何与军政无关的文职官员所不敢为的。嘉靖之
后，吏治愈趋腐败，军纪驰堕不振，都抚将帅侵吞钱粮以供声色戏剧之用者，
无处不有。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国用一》载：“二十三年二月（万
历），户部以公私兼窘陈时政之要，从之。疏略云：‘内币岁出，浮于成额。
闾阎民力竭于科征，公私兼窘莫有盛于此时者。……顾各边镇且额外加添以示
宽容，自四十万增至二百八十余万，数已极矣。……又山人墨客，星相俳优往
往邀游塞外，携资以归。莫非朘剥兵粮，更当严行禁止也’”。疏中揭露了军
队将士耽乐贪蠹等腐败现象，可谓切中时弊。“轻轻断送南朝事，一曲《春
灯》、《燕子笺》。”[10]明代的覆亡不仅与 高统治者腐朽荒淫有关，军队
将士的耽于逸乐、不思进取也是重要的因素。鼎革之后，为了缓解政权交替所
造成的民族矛盾冲突，清朝统治者继续沿用明朝对待将吏的宽宥政策，对他们
选妓征歌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洪承畴《经略洪承畴奏对笔记》有洪承畴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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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皇帝问对记录如下：“上（顺治帝）曰‘近来中外将吏仍蹈积习，多以优伶
为性命，妇女有所好，财帛有所取。……’（洪承畴）对曰：‘将在外大半经
济有余而人品不足者，使若辈妇女财帛无所取，优伶无所爱，则汉高祖复出
矣。反劳圣虑耳。……皇上只宜责其成功，不可苛其细事，庶为简当。’”洪
氏认为将吏恋优贪财可以消磨他们的进取心，与清朝的统治有利而无害，可以
听任不管。由于洪氏建议与清初统治者施行的怀柔政策相合，因此被新政权采
纳。当然，爱好戏剧并非汉人特有的癖好，满清统治者更是醉心于此。陈寅恪
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顺治七年末、八年初，清人似的点取强夺秦
淮当时乐籍名姝之举，此举或与世祖之喜爱戏剧有关。”[11]其实，凭借快马
利箭建立起来的满清王朝，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到顺治帝，尚武好戏的武人
习气是一脉相承。抢夺秦淮乐籍名姝或许是将兵任意而为，未必尽出于清世祖
的意旨。清初武将强抢歌姬舞妓，实乃司空见惯之事。程正揆《沧州纪事》
载：“（甲申岁）……后有威武将军白驹以督粮至，马步百余，传令取倡妇百
口。防御大索不满百，以良家女及新寡充数。又令夜不收，向旧巡抚王梅和公
弼家索歌妓，王无以应。将军大怒，凌辱不堪。”[12]明代降臣王得仁，因清
御史董某霸占他的家乐，遂杀董某，举兵反正。[13]总之，明清武臣独特的身
份地位为他们从事戏剧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为明清戏曲的繁荣提
供了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武臣对戏曲传播的重
要作用  
  军队是戏曲传播的重要媒介，这一看法已被许多戏曲研究者所认可。早在
60 年代初期，黄芝冈先生在《论魏良辅的新腔创立和他的〈南词引正〉》[14]
一文中指出：魏良辅流寓的太仓南关是明代重要的海运基地，太仓有大量的驻
军，而驻军中有不少人终日游手好闲，其中“在西关驻扎的驻军讲究拳棍武
术，在南关驻扎的驻军讲究吹弹歌唱，因此有‘南关莫开口，西关莫动手’的
一种说法。”黄文认为太仓南关驻军所营造的戏曲氛围有利于魏良辅从事昆腔
改造，是很有见地的。嘉靖年间，江西宜黄的谭纶（1520-1577）曾在浙江台
州一带练兵御倭，他非常喜爱流行于当地的海盐腔。致仕归家后，以海盐腔曲
师教授其家乡子弟，使海盐腔在宜黄一带流行开来。谭纶的老乡江西抚州的汤
显祖（1550-1616）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我宜黄谭大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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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腔。大司马死二十余
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15]汤显祖与谭纶生活时、地相仿，他的话值得
信服。稍后，江西上饶的郑仲鼒也说：“宜黄谭司马纶殚心经济，兼好声歌，
凡梨园度曲皆亲为教演，务穷其巧妙，旧腔一变为新调，至今宜黄子弟咸尸祝
谭公惟谨，若香火云。”[16]徐朔方等先生认为流行宜黄的海盐腔必然受当地
音乐的影响，产生某些变化，形成一种新的声腔，也就是“宜黄腔”。如果这
样的话，谭纶无疑是创立宜黄腔的 大功臣。在胡忌、刘致中先生的《昆剧发
展史》卷首，有《明末清初昆剧流播路线图》插图一幅，深悉内情的人都知
道，图中所标示的昆曲流播到东北、西北、西南等到边境地区的线路，与明清
军队的活动大有关联。如吴三桂镇守云南时，就将他在北京置办的昆曲家乐带
到云南。[17]清王胜时《漫游纪略》卷四《楚游下》载：“三桂之所部，视三
藩为众。平滇后，收诸降将兵，益强。滇池固僻饶，三桂厚自封殖，席黔国庄
田之利……徼外珍宝充牣，富于天室。园林声伎之盛僭侈逾禁中矣。”明末兵
部尚书张缙彦降清后犯法，被流放到黑龙江的宁古塔。由于宁古塔将军好乐贪
贿，张缙彦等人竟将他们的昆曲家乐带到了宁古塔[18]；康熙五年（1666）李
渔受贾汉复、刘斗、张勇将领之邀，率领其昆腔家乐北游陕西、甘肃等边塞地
区，李渔还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可观的财物支持，为他今后继续从事戏剧活动提
供了保障[19]；清李绳远（1633-1708）有《张总戎席上醉歌留别》诗：“岭
南八月秋风清，边江秋雨波涛横。我浮南云上西岳，几日得度端州城。端州城
边月初见，端州总戎夜开宴。金屏美人如花容，赵舞吴歌坐深院。……”此诗
极力渲染了端州（广东肇庆）总戎军中夜宴歌舞演剧的盛况，此处的吴歌，应
指昆曲；家世武弁出身的山东临清人狄明叔，官至浙西参戎，狄明叔酷爱流行
于南方吴越地区的昆曲，壮年去官归家后将昆曲带到了他的家乡。狄明叔蓄有
昆曲女乐一部，冯梦祯在 1596 年 12 月 9 日的日记中言及狄明叔家乐：“初九
（十二月）晴。寒。……狄明甫来。留叙，底暮而别。狄，临清人，名某，家
世武弁，仕至浙西参戎，三十解官归。有文彩，家畜声伎。[20]胡应麟《少室
山房集》卷六十一有《狄明叔后房姬侍甚部，而新畜小鬟十余，合奏南剧，尤
为宾客艳慕。先是余未及睹，特此讯之》，此中的南剧即是昆曲。同书卷六十
四又有《狄明叔邀集新居命女伎奏剧，凡〈玉簪〉、〈浣纱〉、〈红拂〉三
本，即席成七言律四章》。诗题中涉及的《玉簪记》、《浣纱记》和《红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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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剧目，是狄明叔曾长期生活和游历过江南吴越地区万历年间流行的昆曲
剧目，据此难以推断狄氏家乐应该是昆腔家乐。由于昆曲进入北京乃万历末年
之事，而狄明叔昆曲家乐在万历中后期就已活动在山东临清一带，狄氏家乐的
发现，对昆曲沿运河入京之说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佐证。此外，军队的活动也将
边远地区的歌舞和戏剧等艺术带到了中心地区，促进了地区文化艺术的交流。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李大将军宴上听胡乐有述》：“长空月色溅冰
华，碧眼胡儿吹胡笳。嘤嘤喁喁如叹息，一时坐客皆流涕。……胡姬窈窕百余
人，辫发垂肩若鱼鳞。窄袖长衣稳称身，当筵微笑口含琴。”如此盛大的胡乐
演出，即使生活在西北边塞的人也未必目睹，而袁氏却能在李将军的宴席上惬
意地欣赏它，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曹寅《楝亭集》卷七有题为《辛卯孟科四
日金氏甥携许镇帅家伶见过，闽乐也，閤坐塞默胡卢而已。至双文烧香曲，闻
有“罗哩嗹”句，记〈董解元西厢〉曾有之，问之良然。为之哄然。老子不独
解禽言，兼通蛇语矣。漫识一绝句》诗，记叙的是采用福建地方声腔的《西厢
记》演唱。在文人缙绅看来这类地方声腔是“禽言”、“蛇语”，而许镇帅却
以家乐蓄之，能为文人缙绅所不敢为。由此可知，武臣在明清戏剧交流传播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明清武
臣的家乐活动  
  家乐（或家庭戏班）是明清戏剧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民间职业戏班、
宫庭乐部共同构成明清时代的演剧系统。在明清二代，家乐演剧非常兴盛，但
由于戏剧活动历来为统治阶级所压制，因此记载家乐的文献较少。可是，在有
限的家乐史料中，绝大多数又是关于文人缙绅的家乐（这与文士阶层对文化的
垄断有关），尚武少文的武臣虽然也酷嗜戏剧，但他们的家乐只能通过与文人
交流的方式，进入文人的视野，才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因此，记录武臣家乐的
材料可谓少之又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类似雪泥鸿爪的家乐活动片断
来窥视他们的大致面目。下面就是笔者所收集到的部分明清武臣家乐的情况简
表：  
  
姓名称谓 地点 活动时间 官职 材料来源 
谭纶 宜黄 嘉、隆间 兵部尚书 （1）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2）郑仲鼒《冷赏》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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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明叔 临清 万历间 浙西参戎 （1）《快雪堂日记》卷 54； 
（2）《少室山房集》卷 40、61、64、78； 
（3）《傅伯俊诗草》。 
谢弘仪 粤东 万历间 以中丞出镇
粤东，故称
谢大将军。 
茅元仪《观大将军谢简之家伎演所自述蝴蝶
梦传奇》，《石民横塘集》卷 2。 
张深之 沁水 万历间 金吾 王翃《二槐草存》传一《王介人传》。 
吴二 慈溪 崇祯间 宿卫 《雪翁诗集》卷 9《饮吴二金吾园亭观伎》。
冯将军 睢阳 崇祯间 武卫 侯方域《赠金伶序》。 
罗某 兖州 崇祯间 兖州参将  《陶庵梦忆》卷 4《兖州阅武》。 
吴三桂 北京 
云南 
崇祯间 平西王 （1）《甲申朝小纪》初编卷 5； 
（2）《漫游纪略》卷 4《楚游下》。 
温察明 云南 崇祯末 总戎 《明季逸史》贞集。 
王得仁 江西 崇祯末 副总兵 钱澄之《所知录》卷二《永历纪年上》。 
刘泽清 曹县 崇祯末 总兵、太子
太师、东平
伯 
徐鼒《小腆纪传》卷 64《逆臣一》；《金陵
诗征》卷 33“纪映钟”条；陈维崧《妇人
集》《临淮老妓行》诗：谈迁《北游录纪
邮》。 
吴兴祚 广东 康熙间 兵部尚书 （1）《林蕙堂全集》卷 19；（2）《嘉庆宜
兴县旧志》卷 8《人物志》“文苑”。 
鲁挹庵 西清源 顺治间 总戎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 24。 
张缙彦 宁古塔 顺治间 总督 杨宾《柳边纪略》。 
严都尉 塞上 康熙 都尉 李良年《秋锦山房集》卷 2《塞上观严都尉女
乐歌》诗。 
高总戎 广东 康熙间 总戎 《志壑堂文集》卷 6。 
孙将军 东海 康熙间 待考 丁耀亢《陆舫诗草》卷 4。 
李庐西 待考 康熙间 待考 孔尚任《湖海集》卷 6《同黄仙裳过李庐西幕
府夜听家乐》。 
严伟斋 平湖 康熙间 总戎 （1）《西堂全集·艮斋倦稿》卷 5。 
（2）《西堂余集·悔庵年谱》卷下。 
许镇帅 福建 康熙间 将军 曹寅《楝亭诗抄》卷 7，《辛卯孟冬四日，金
氏甥携许镇帅家伶见过，闽乐也》。 
阎光炜 总兵 康熙末 总兵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雍正二
年十二月禁外官蓄养优伶”。 
  
  从表中很容易看出武臣家乐地缘分布上的分散性和演唱声腔的多样性特
征，这正赋予了他们戏曲传播和交流功能，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论及。以下想
从家乐主人的角度，谈谈他们在戏剧创作、演出等方面的贡献。一是武臣直接
参加戏曲创作，如谢弘仪（浙江绍兴人）将军集编、导为一身，创作了《蝴蝶
梦》传奇。[21]茅元仪《观大将军谢简之家伎演所自述蝴蝶梦乐府》诗云：
“耳目无久玩，新者入我怀。奇赏竞何许?忽在天之涯。岂无歌舞围，蛮音习滥
哇。塞耳亦以久，负此风日佳。我公宴笑余，奴隶狼与豺。开尊出家伎，惠我
忘形骸。炼音变时俗，出态如出芽。……”诗作者茅元仪浙江归安人，曾经作
为孙承宗主要幕僚跟随孙氏视师边境，钱谦益说他“好谈兵，通知古今用兵方
略，及九边阨塞要害”[22]。此诗写作地点应在粤东谢弘仪幕府中。根据诗的
内容可以推断：谢弘仪的家乐采用的声腔与闽粤地区土腔即“蛮音”不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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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耳目为之一新。但是，似乎也不是谢、茅二氏家乡的昆腔，因为如果是昆
腔就不应该是“炼音变时俗”，而是“乡音久不闻”之类的诗句了。谢大将军
不仅具有撰剧的文才，又有“出态如出芽”的导演才能和追求艺术创新的精
神，真是难得的戏剧通才。此外，兖州参将罗某也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导演才
能的人，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崇祯元年，张岱在兖州观看了一场颇为壮
观的阅兵仪式。参将罗某的歌童也加入其中，“内以姣童扮女三四十骑，荷旃
被毳，绣祛魋结，马上走解，颠倒横竖，借骑翻腾，柔如无骨。乐奏马上，三
弦、胡拨、琥珀词、四上儿、密失叉儿机、僸末兜离，罔不毕集，在直指筵前
供唱，北调淫俚，曲尽其妙。”[23]罗某家乐所展示出来的良好武术功底和集
体协作能力同以氍毹上演出生旦戏为主的文人缙绅家乐相较，别是一家风味。
所以连一向以导演自负的张岱也认为“恐易人为之，未必能也。”[24]  
                         四、以幕府为中心的戏剧活动  
  从明代后期到清康熙朝近百年的时间中，由于内外战事连绵不断，军队在
对待突发性事件时的快速反应能力在作战中显得特别重要。随之而来是武臣
（包括熟谙武略的文臣）为中心的势力的加强。幕府总督或将军利用他们在财
政、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广收幕僚，而有一技之长之士往往利用同乡、朋友或
相互引荐的方式投身幕府，以期实现个人理想。也有不少“俳优”、“星相”
之流人出于谋食、谋财等目的寄身于幕府中。于是幕府成了当时一个人才荟聚
的场所，幕府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清储欣在《明吴尚书传》中说：“蓟门，
故雄镇也，岁费兵粮五十余万，诸将朘剥，购珍玩，馈遗文吏极丰。酒食邀
嬉，声色之奉甲于天下，由是户多虚籍。”[25]“声色之奉甲于天下”，是明
清幕府文化的主要特征。明清幕府文化虽然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咏诗作赋的传
统，但由于受时代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诗赋创作大多平庸粗率
以至湮没无闻，而他们的选妓征歌却屡被后人道及。康熙朝兵部尚书浙江绍兴
人吴兴祚[26]就是一个戏剧爱好者，吴兴祚家蓄伎乐。吴氏总督两广时，戏剧
家万树在他的幕府中充当幕僚。万树的词学著作《词律》和他的剧作《风流
棒》等就完成于两广总督府（总督府在广东肇庆）中。《嘉庆宜兴县旧志》卷
八《人物志》“文苑”载：“吴大司马兴祚总督两广，爱其（指万树）才，延
至幕，一切奏议皆出其手。暇则制曲为新声，甫脱稿，大司马令家伶捧笙璈，
按拍高歌以侑觞。”受万树的影响，吴兴祚之子吴秉钧创作了《电目书》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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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祯（秉钧之叔）创作了杂剧《赤豆军》、《美人丹》二种。此外，与万树
同在吴兴祚幕府作幕僚的绍兴人吕洪烈创作了传奇《回头宝》、《状元符》、
《双猿幻》、《宝砚缘》四种；吕洪烈之叔吕师濂创作了传奇《金马门》一种
[27]。清吴绮《林蕙堂全集》卷十九《家留村大司马招同诸君子宴集锡祉堂兼
送电发归里用其原韵》诗云：“油幢高建海天雄，清夜留宾有上公。筵敞氍毹
歌扇碧，杯浮琥珀烛花红。千山粤峤吟庄舄，一曲江南忆妙隆。几度送归归未
得，惯催乡思是秋风。”吴绮、徐电发（徐釚）也是选伎征歌的老手，吴绮还
蓄有家乐，二人也曾游历过吴兴祚幕府。可以说在当时的两广总督府，形成了
一个戏剧家集团，吴兴祚无疑是这个集团的轴心。如果对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
庆作个历时性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当时戏剧活动的一大中心，前面提到
李绳远《张总戎席上醉歌留别》记载了作者在张总戎席上观看妓乐演出。后有
黄之隽《陈大中丞招同王修撰宝传、顾庶常侠君饮掞天阁下观剧》[28]诗，诗
后小注曰“时在肇庆”。诗的尾联为“惯听娇浮吴语好，不知身是喀端州”。
当时陈大中丞为粤抚，官署在肇庆。此外，像嘉靖年间胡宗宪任浙直福建总督
时，他的部下除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才兼文武的名将外，还有谭纶、汪道昆等
富有艺术修养的名臣，再加上徐渭、沈明臣等才俊之士充斥幕僚，一时人才之
盛甲东南。在胡宗宪幕府的日常活动中戏剧活动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隆庆
元年谭纶进兵部左侍郎蓟辽总督，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辅佐谭纶共治东北边
事。隆庆六年，汪道昆奉诏阅视蓟辽边务[29]。在他们之前，嘉靖三十年至三
十二年担任总督的陕西人何栋、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任总督的孙铁、天启
四年至六年的总督吴用先都有极高的戏剧造诣。其中何栋、吴用先家有声伎之
奉[30]。孙铁是明代著名戏曲家吕天成的舅公，也是王骥德和吕天成钦佩的曲
坛前辈。王骥德《曲律》卷四：“余所恃为词学丽泽者四人，谓词隐（沈璟）
先生、孙大司马（鑛）、比部俟居（孙如法）、及勤之（吕天成）。”又云：
“余于阴阳二字之旨，实大司马（孙鑛）暨先生（孙如法）指授为多，不敢忘
所自得”。孙鑛曾提出戏剧创作的十大艺术标准“南戏十要”，见载于吕天成
《曲品》。因此，储欣称道蓟门“声色之奉甲于天下”一点也不过分。  
  要言之，明清两代武臣对戏曲的酷爱以及他们在戏曲的传播、创作、演出
等方面的诸多贡献推动了明清戏曲的繁荣发展，他们的功绩不容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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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戏剧研究”网站案：注释原为页下注，现改为篇后注，并相应调
整注序。文中原着重号改为下划线。） 
[1]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十六《职官十八》“惩贪吏”。 
[2]《皇明世说新语》卷之一《行谊》。《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吴琳传》。 
[3]《明会要》卷五十二《民政三奴婢》引王圻《通考》。 
[4]《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李文忠传》 
[5]《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传》。 
[6]《明会要》卷五十二《民政三奴婢》引王圻《通考》：“明制：军中俘获子
女及犯罪抄没人口，多分给功臣家为奴婢。” 
[7]《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威宁越”条。 
[8]周晖《金陵琐事》卷三“牙板随身”条载：指挥陈铎以词曲驰名，偶因卫事
谒魏国公于本府。徐公问：“可是能词曲之陈铎乎?”陈应之曰：“是。”又
问：“能唱乎?”铎遂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挥之去。乃曰：“陈铎是金
带指挥，不与朝廷作事，牙板随身，何其卑也。” 
[9]《继世纪闻》（卷三）。 
[10]清饶智元《明宫杂咏》引雪樵居士《秦淮闻见录》中所录曹伟谟诗句。 
[11]《柳如是别传》中册，页 494，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2]程正揆《沧州纪事》。 
[13]钱澄之《所知录》卷二《永历纪年上》：“御史董某巡按江西，贪虐，索
得仕家女乐。得仁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杀御史，举兵反。” 
[14]《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 年） 
[15]转引《中国曲学大辞典》“宜黄腔”条，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16]《冷赏》卷四“声歌”条。 
[17]吴三桂创始于明末崇祯年间，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五“吴三
桂始末”载：“浙人吕黍子言于桂曰：‘王权尊势重，致使傅、李参劾。盍不
营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娱乐，使朝廷弗疑。’桂以为然，即命黍子督造
安福园于王府之左，松柏高五、六丈者，移种皆活。历三年，园成。与吴复庵
等弹琴赋诗，徜徉其间。又使赵嬖采买吴伶年十五者，共四十人为一队。申衙
故有戏具，犹以为未足，另造各色金甲嵌明珠，银甲嵌珊瑚，又各色玉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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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银带、珈南带、犀甲带、沉香带，俱嵌珠宝，凡为箱三十。约费数十万
金。送入安福园。”（因为前人很少提及吴三桂家乐，故注。） 
[18]杨宾《柳边纪略》载：“康熙初，宁古塔张桓公（张缙彦）有歌姬十人，
李兼汝、祁奕喜教优儿十六人。” 
[19]贾汉复（1605-1677）字胶候，号静庵。汉军正蓝旗人。明崇祯间任淮安副
将。仕清，累官右副都御史、兵部尚书、陕西巡抚。康熙五年（1666），邀李
渔携家班游秦，“馆诸别宫”，“食五候之鲭而衣千狐之裘者，凡四阅月”。
刘斗，字耀薇。直隶清苑人（今属河北），一说保定人。顺治初以教习王世
子，授兵部启心郎，顺治十八年（1661）授甘肃巡抚，康熙九年（1670）迁福
建总督。康熙五年，李渔在其府中作客一月。后李渔游历闽地时，又受其款
待。张勇（?-1684）字飞熊，一字非熊。陕西咸宁人，一说洋县人。明崇桢间
为副将，清顺治间降清，授游击，累官甘肃总兵、云南提督、靖逆将军、少傅
兼太子太师，谥襄壮。康熙五年邀李渔游秦。李渔在其府中受到殷情接待。
（以上见俞为民《李渔评传》第 32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0]李绳远《寻壑外言》。 
[21]《蝴蝶梦》，远山堂《曲品》著录。明崇祯间挂笏斋刊本，《古本戏曲丛
刊三集》据之影印。《曲考》、《曲海目》、《今乐考证》、《曲录》并见著
录，俱列, 入无名氏。庄一拂《古曲戏曲存目汇考》定为谢弘仪所作。良是。 
[2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茅待诏元仪”条。 
[23]张岱《陶庵梦忆》卷四《兖州阅武》。 
[24]同上。 
[25]《在陆草堂文集》卷三。 
[26]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浙江山阴人。八正红旗籍。以贡知萍乡县，改
无锡。后擢巡抚，晋兵部尚书，康熙二十一年迁两广总督。 
[27]参见王永宽《万树》，胡世厚、邓绍基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 
[28]清黄之隽《 堂集》卷四十三。 
[29]参见《汪道昆年谱》，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吴廷燮《明都抚
年表》卷一《蓟辽》。  
[30]明·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 8“汰侈”载：“王维桢偶过何中丞栋，值
其生辰。将宴客，留王饭。且曰：‘能少留以待诸公之集乎?’顾视两廊，绿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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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户，坐而理丝调竹者，皆家姬。外金黛绿衣者二十余人，皆征妓。王托故而
出，然未尝不心羡其乐。”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许副都宗鲁”在论
及许宗鲁家乐时说“关中何栋、西蜀杨石，浸淫成俗。熙朝乐事，至今士大夫
犹艳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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